
看场（外一篇)

◆（新区）王俊智

分责任田的来年春上，

工农渠引过来的淇河水，

流到了北岭南岗。

那年的麦子丰收了，

原来亩产一二百斤，

现在一下三四百斤，

家家喜气洋洋。

五月打麦场上，

家家高兴得满嘴嚷嚷：

麦堆虽然小点，

可比队里分的口粮，

要好到天上。

晚上，

家家户户看场，

席子铺在麦堆旁，

心里喜悦又怕别人偷粮，

大伙儿仰脸躺在场上，

数着天上的星星，

一喷喷到快天亮。

玉爷笑得合不拢嘴，

扣扣鞋中土，

拍拍打打再穿上，

一会起来场上溜两圈儿，

一会回来再躺场地上，

口里反反复复对俺讲：

要是在队里，

能打这么多粮食？

想都不敢想！

票证
栓柱很眼气他哥老三，

城里户口本粮本票证样样齐

全，

三哥在城里吃公家饭，

凭证买煤买油买盐买面，

还凭证买酒买肉买鸡蛋。

栓柱想给爹娘改善生活，

给他哥打个电话，

三哥不是送来票证，

要不就亲自买好东西送到家

里边。

栓柱也很眼气老师，

老师也有这个特权，

我们和栓柱一样，

那几张票证，

老是眼气得我们发馋。

农村也兴票证，

像那粮票布票就是证见，

只是没城里人多，

没城里人齐全，

每当遇事还是很作难。

尤其到了过年，

想割豆腐到处找票卖羞舍脸。

俺队是半蔬菜队，

每到过年，

上边照顾发点票证，

大伙激动好半天，

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社会上物质丰富了，

票证这种特殊产物，

才退出流通流域，

成了收藏家青睐的古玩。

两条平行线 ◆（新区）宋照霞

这样讲的故事 ◆（新区）明洪慧

驴子拉磨的故事我小时

侯就听说过，今年年底，在新

公司的联欢会上，我又听到了

不同的人讲的这段耳熟能详

的故事。

一人讲道： 有一老汉让

驴子拉磨， 驴子不走， 老汉

说， 我养你吃养你喝， 用你

时你却偷懒， 要你何用。 老

汉气急： 不听话， 杀之。 遂

将驴子扒皮剥骨， 还用驴皮

熬成了阿胶。

又一人讲道： 有一老汉，

赶一头驴子拉磨，驴子怎么也

不前行， 还吃磨上的粮食，老

汉无论怎么打骂，驴子总是习

性不改。 后来老汉干脆把驴子

的眼睛蒙上，驴子乖乖地围着

石磨转了起来。 老汉说，这就

是驴脾气， 你叫他知道的越

多，他越不听话

.......

还有一人讲道：一老汉让

驴子拉磨， 驴子非常听话，一

刻不停地围着石磨转呀转呀。

由于驴子老迈， 体力不支，很

长时间才把粮食磨完。 老汉望

着气喘吁吁的驴子说，驴子老

矣，养亦无用，纯粹浪费粮食，

不如杀之。 于是把驴子送到屠

宰场宰之。

后来我知道了，这三个人

分别是公司的老板、中层和普

通员工。

爱悄悄进行
黄国庆

母亲老得牙齿快掉

光了， 儿子开着车送母

亲到一个牙医诊所镶

牙。 看得出来儿子是个

大款， 一下车就对着手

机说个不停。 母亲问医

生镶牙要花多少钱，医

生告诉她， 镶牙价格从

几百到几千不等， 并向

她推荐了最好的烤瓷

牙。 可母亲却要了最便

宜的一种。 医生说这种

牙易损坏， 建议母亲镶

好一点的， 并边说边看

着儿子， 示意儿子劝劝

母亲。 儿子却站在一旁，

任由母亲和医生讨价还

价，继续打他的电话。

最后， 母亲依然是

要镶最便宜的那种牙。

和医生谈好价钱以后，

母亲似乎很满意， 从怀

里掏出一个布包， 一层

一层地打开， 拿出钱交

了押金， 医生让她两周

后来镶牙。 很快，母子俩

就离开诊所。 等他们一

出门， 诊所里的人都议

论起了这对母子， 纷纷

感叹世风日下， 孝子难

觅。

正议论着， 诊所的

门被推开了， 那个儿子

走了进来， 他来到医生

跟前说：“医生， 麻烦你

给我妈妈镶那种最好的

烤瓷牙，费用我来出，不

过请你别告诉她， 她是

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要

是让她知道了， 肯定不

会镶牙的。 ”说着，儿子

把镶牙的钱补齐了。

原来， 爱需要悄悄

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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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淇河是静静的，

静静地站在城市的那头， 静静

地把岁月带走， 静静地看人世

变幻，世事无常。

秋季到来了， 没有任何征

兆。 它也会什么痕迹也不留下，

走掉的，我知道。

去淇河的路上， 一抬头看

见路边一棵树上的几朵花，很

是诧异。 这条路我走了许多遍，

从来没有发现有这样一棵树。

于是我停下来，仔细看，原来小

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棵树，不

过要高大很多， 爷爷总把秋千

绑在上面。 我原来不知道它的

名字， 后来在网上看到， 是木

槿。 李商隐在诗歌《槿花》中说

它“可怜荣落在朝昏”。 木槿花

朝开暮落，是真的，早上起来，

开得鲜艳光彩， 晚上就缩成一

团了。 人道“花堪折时只需折，

莫待花落空折枝。 ”是这样的，

否则第二天就枯萎了， 挂在枝

头，大煞风景。

秋天的阳光洒在淇河上，

微风吹过， 水面上泛起的涟漪

如同点点金光。

想起小时候每次关街门

时， 总有一种关上一座城堡大

门的感觉。 想起我和哥哥蹲在

门边的槐树下挖蚯蚓， 甚至想

起大门正对面的屏风上不知道

谁用蜡笔写的笨拙的字：“张爱

琴是个大坏蛋。 ”想起爷爷扫院

子，想起树上吊着的虫子，想起

学骑自行车时， 爸爸在后面故

意摇自行车吓我。

想着想着就不想往前走

了，特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旁边

有一个人正在栽花。 我坐在河

边垂柳下， 与静静的淇河相对

无语。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周围

的一切都离我渐渐远了。 我就

站在自己家院子里， 抓住春蹦

儿把它放到玻璃瓶中。 还在地

上的小洞里灌满水， 等蝉的幼

虫傻乎乎地爬上来， 然后把它

放到瓶子里， 第二天它便把壳

蜕掉了，翅膀还是湿乎乎的的，

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就飞走

了。

静静的是淇河， 静静的是

旁边的那棵柳树，夕阳下，我被

那棵树感动了，坐在那里，连周

围的风都是静静的， 下午六点

了，温度还是很高。 我看着那棵

树，想起来小时候村子里的树，

被大风刮倒了， 树上鸟窝里的

鸟蛋碎了，一片狼藉。 想起那时

候我总是很害怕下雨， 天是墨

黑的，屋子是漏的，雨滴滴答答

响亮地落在屋子里的容器里，

我总是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心里很伤感， 有一种心被挖空

的疼，但是又不能讲给人听，自

己躺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发

现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 才安

心了。

春天走远了， 夏天也已经

过去，日子如同流水，一年又一

年地过去了。 唯有静静的淇河，

不动声色地流过多少青春，多

少岁月，却依旧是波澜不惊，气

定神闲。

人却，猛回首已是百年身。

静静的淇河 ◆（新区）张丽

妈妈的歌谣
◆（鹤山区）张璐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教给我一首歌……”

最喜欢郑钧唱这首

歌时那种自在、慵懒而又

充满怀念的味道，每次听

到，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自己的母亲。

母亲生我时候已经

四十多岁了， 记事起，母

亲便是一张清瘦的脸，一

头灰白头发，几件旧式灰

色掩襟衣裳。

母亲心灵手巧，善事

能干， 在村里是有名的。

母亲的女红无人能比，侄

子脚上的虎头鞋总是女

人们比照的样板，衣裤上

的针脚也总是比别家孩

子的规整；母亲虽是妯娌

四个中最小的，但却是我

们整个家族中执事的女

人，红事白事，母亲料理

得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地

里的活计更不用说，风里

去雨里回的，母亲永远是

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

……但我这时候最为想

念的，却是母亲闲下时教

我的那些土土的民谣，那

些柔柔的小曲儿，以及那

些鬼灵精怪的故事。

“小瓷碗，里外花，成

年不去姥姥家。姥姥见了

还喜欢， 妗子见了瞅两

眼。 妗子妗子你别瞅，做

完花鞋儿俺就走。一走走

到庙后头，庙后头有条大

黄狗， 不咬屁股光咬手。

咬了手，还好点儿，咬了

屁股不能走。 ”这是我记

得最为完整的一首民谣。

也许是受了这最初的韵

律启发，很小时候我就会

自己编句子骂哥哥。四哥

名字里有个“冬”字，惹了

我，我就骂“冬大毛，屙屎

条”， 六哥名字里有个

“秋”字，我就骂“秋疙瘩，

老母鸡， 不下蛋， 摔死

你。 ”

“小大姐儿，长得娇，

找了个女婿二寸高。他到

井里去打水，遇到只青蛙

跳三跳……”这是一个小

曲儿，有故事情节，是母

亲唱的小曲儿中我最喜

欢的一个。那时候村里没

有电，晚上，母亲就在煤

油灯下，一边纺线，一边

唱曲儿。可惜那时候我太

小，又不在意，现在只能

记得这几句了。

母亲说民谣有板有

眼， 唱曲子有滋有味，讲

故事有声有色，大人孩子

都爱听。 每到晚上，满胡

同的人都会端了碗聚到

我家门口。 那时候，母亲

像个说书人， 我家门口，

则是场子。其中有一个姐

妹俩智斗老狐精的故事。

姐妹俩的名字很有意思，

一个叫门搭拉儿、一个叫

门鼻儿。许是名字好记的

缘故，这个故事我记得很

清楚，并且已经给自己的

女儿讲过几遍了，女儿也

很喜欢听，还总是饶有兴

致地，笑着重复“门搭拉

儿、门鼻儿”。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教给我一首歌……

每当我唱起它，心中充满

欢乐……”母亲的歌谣许

多我已忘却，但永远不能

忘却的是母亲的慈爱。

乞丐的爱心
◆（新区）王文思

汶川地震的消息传

来，作为志愿者的我，被

慈善总会安排接受社会

募捐。

捐款的人很多，象

征温暖和希望的大红捐

款箱前， 很快围满了献

爱心的人们， 一个乞丐

端着红色的塑料大碗怯

弱地立在一边， 格外引

人注目。 我看到乞丐的

碗里放有一些大大小小

的零钞和硬币。

乞丐把碗伸到我的

面前， 小心翼翼地望着

我说：“零钱能捐吗？ ”

“能啊， 不论钱多

少，关键是一颗心！ ”我

象征性地敷衍着他。

乞丐望了我一眼，

端起碗离开了。

好奇心驱使我的目

光追逐着乞丐的身影，

只见他走到一个公用的

水龙头前， 冲洗过手上

的污垢后， 从破衣兜里

拿出一个手绢来。 乞丐

把碗里的硬币全部倒在

手绢上反复擦拭， 随后

把干干净净的硬币和叠

得整整齐齐的纸币全部

投进募捐箱。

现场一下子安静下

来， 我看到十几名志愿

者同时伸出双手， 人群

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轻轻地一点击那个陌生

的名字，她就成为了他的网上

好友。 轻轻地一按接听键，他

就听到了那并不熟悉的女声，

电话中的一来二往，使这个世

界上又多了一段网友的故事。

我们姑且就把这两个准备见

面的网友称为男女平行线吧。

有人说，在网上，用假名

说真话，在生活中用真名说假

话，但这个坦率的男平行线在

第一次谈话中就毫不避讳地

报上了自己的大名及单位，无

奈，女平行线也只好巾帼不让

须眉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

两条平行线开始了用真名真

姓说真话的交流。

又过了一段时间， 男女

平行线决定见一次面， 在哪

见呢？ 经过细密的商量， 地

点定在了新华书店读者俱乐

部。 可这时的女平行线却狡

猾地想， “怎样才能让我先

看见他而又不被他看见呢？”

经过一番勘察， 女平行线没

有去读者俱乐部， 而是来到

了旁边的图书卖场。 没想到的

是， 男平行线和她想到了一

起。

手中的书十分好看，可女

平行线还是心不在焉，不时透

过茶杯底子厚的镜片向外望，

借来的眼镜度数太高，一直让

她有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晕晕

乎乎的。 看到已经进去了几个

人，她放下手中的书，深一脚、

浅一脚地来到了俱乐部。 悄悄

打量了一番，发现这里一共有

四位男士，排除两位未成年公

民， 只剩下两位可疑对象，一

个身着灰衬衣，白裤子，一双

质地很好的皮鞋，另一位则上

穿破旧中山装，下穿盖不住脚

面，过去被称之为“烧鸡腿”的

瘦西裤， 脚上是一双解放鞋。

由于穿着太怪了，竟让人看不

出年龄。 女平行线暗暗希望干

净利落的那位是男平行线。 她

又向四周看了一圈，场内包括

她在内共有三位女性，在两条

平行线约定的地方坐着一个时

髦女郎，虽已是初秋气温微凉

时节，可这位还穿着露背装，那

圆润的肩头引得两位男性的眼

光频频向她瞟去。“他一定把

那个女人当成我了”女平行线

不无妒嫉地想着。

突然，女平行线发现，那位

看不出年龄的人把手悄悄的伸

进了兜里，摸了半天，他从兜里

掏出了一款最新流行的诺基亚

带摄像头的手机。 女平行线立

刻断定，这个人就是男平行线，

他要打电话来证实谁是女平行

线了。 说时迟，那时快，女平行

线摘下眼镜，拎起裙子冲出门

外，因为她的装束太搞笑了，白

色圆领汗衫，洗不出颜色的大

花裙，整个一傻大妞，再加上那

茶杯底眼镜，可怎么见人哟！

惊慌失措的女平行线跑进

了先前看好的女厕所，正当她

手忙脚乱地换衣服时，短信响

了“我在隔壁，一会儿换好衣

服，一起走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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